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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作內容包含暴力，血腥，秀色等另類題材，對此不適者請勿閱讀。故事情節純屬虛構，僅聊以自遣。請勿模仿其中情節，後果自負。



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毛老在《泌園春‧雪》中有云：「一代天驕成吉思汗，只識彎弓射大雕。」說的便是元朝精兵開疆擴土，南征北伐，雄霸一時。



南宋末年，朝廷奸妄當道，皇帝昏庸。元朝精兵南下，竟是兵敗如山倒，一時間戰火紛飛，大片江山陷入水火之中。



元兵凶殘暴虐，將外族人視為豬狗，肆意屠殺。每奪下一座城市，殺男姦女，男女老幼無一倖免。百姓民不聊生。



德祐二年，南宋投降，趙隰被俘，趙隰之弟趙?被朝廷忠臣保護逃出臨安，在福州即位。



至此，南宋已名存實亡。大半江山已在元朝的掌控之下，百姓淪為奴隸。



南宋滅亡兩年，元朝厲行暴政，人民慘不堪言。



這日，臨安城府內，安知府大擺宴席。



席間只坐了一人，此人乃是阿不裡哥之子，名叫里庫庫特穆爾，生性殘忍好色，阿不裡哥與忽必烈爭奪王位失敗後，忽必烈封他為將軍。



南宋滅亡後，便在臨安留居。



安知府投其所好，倒也保得了一官半職。席間安知府溜鬚拍馬，捧得將軍連喝下兩壺酒，興致越來越濃。



安知府見時機正好，雙掌一拍，喊道：「來人，把紅娘子呈上來！」轉頭又對將軍笑道：「今日與將軍酒酣意興，然我們江南菜餚口味甚淡，恐不合將軍口味，小人有幸請來了京都的名廚人廚子，便請將軍來品嚐品嚐。」



將軍「哦？」了一聲，道：「聽說人廚子乃是當年宋朝皇家御廚，專以人肉為食材，宋亡後便即銷聲匿跡，你卻何處找到他了？」



安知府道：「將軍有所不知。這趙隰被俘，人廚子為逃避戰亂，便逃出了皇宮，在臨安一家農戶處弄了處房子過活。本來這樣也就罷了，哪知這人廚子見那鄰居家姑娘年輕漂亮，竟是大動食慾，不能自已，當晚便將那姑娘騙到房中殺掉煮來吃了。



不想卻被鄰居知道了此事，將他抓到了菜市口斬首，恰是小人路過，也幸得昔年與他有過一面之緣，便將他拿來。此人品性雖差，但卻是做得一手好菜。」



說話間，一小廝端著盤子進來，將盤子放到桌上，退了下去。這盤子上的物事被紅布蓋頭遮了去，但聞肉香四溢，令人口舌生津。



安知府笑道：「這道菜有個名目叫做紅娘子，是當年宋室皇帝的御用名菜。聽說當時皇帝一日不吃此菜便食之無味，那人廚子也是因此出名。此菜將軍食之，更是相得益彰。」



里庫庫特穆爾心中並無甚城府，安知府幾句老道的馬屁說的他十分受用，覺得理應如此。點了點頭，也不客氣，伸手便將那紅布蓋頭掀了起來。



但見那蓋頭下，端端正正放著一隻女子人頭。



那女子人頭頭戴髮簪，做戲子打扮，約莫十七八年紀，雙目微閉，面容嬌嫩，兩片櫻唇嬌豔欲滴，實是個美人胚子。



那人頭放在盤中，乍看上去竟與活人無異。



里庫庫一時竟看得痴了。



安知府道：「這女子乃是臨安城的名角戲子，卻聽說與白蓮教有染，小人便給拿了下來。本事要交與將軍的，可是這女子性子太烈，小人唯恐有失，只好讓她做了人廚子的食材。」



里庫庫食色大動，眼見這女子美色動人，肉香撲鼻。忍不住想要上去咬上一口，如痴如醉，一時竟忘了動口。



安知府又道：「說起這道菜，小人雖未嚐過，但也知道其中美妙。這食材甚有講究，幼女太嫩，食之無味，老了更沒吃頭，十八歲處女正好。做這道菜工序更是複雜，聽說需要斬斷活人脖子，卻留著氣管不斷，這人一時便不得死，然後將頭顱讓入鍋內，用慢火溫水，經七蒸七調，方可告成。吃時每個部位口味不一，絕妙無比。」



里庫庫聽了道：「哦？口味又有什麼不同？」



安知府道：「將軍您瞧，這雙唇嬌嫩可人，入口香甜細膩；舌頭肉感豐富，一口咬下滿口肉香；雙耳筋盈清脆，甚有咬口；臉頰肉質柔軟，肥而不膩；這顱內腦髓，吃時或撅起頭骨或在太陽穴處打一孔洞插管吸食，乃是大補。還有，特別是這小巧的鼻子甚為嬌脆，燉煮後通體晶瑩如玉，吃前先細細拿捏把玩，恰如溫香軟玉，上菜前廚子已經從咽喉斷口往裡灌注了上好的杏花蜜，或對著鼻孔就口而吸，回味無窮。將軍一嚐便知其中美妙。」



「嗯，想當年兵困深山，兵盡糧絕，餓的狠了，便將我那貼身侍女宰來吃了。那時也沒爐火，卻沒了這些個講究。我只道胳臂大腿肉多，便拆卸下來生啖而食。現在想來，卻是另有一番滋味。可惜當時不知頭顱美味，棄給了我的寵物藏獒。」



里庫庫將盤子拉到面前，但見女子睫毛長長，瓊鼻嬌滴。臉上現紅暈，楚楚動人，登時血脈噴漲，伸手就把那小鼻子一頓揪捏。又見那雙耳小巧可人，越看越美，一時興起，也不用刀叉，伸頭就口便向耳朵咬去。



里庫庫一口下去，竟咬掉了半個耳朵。頓時滿口肉香，回味無窮。只覺天下美味莫過於此。抓起酒壺一口喝乾，仰天哈哈大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

安知府笑道：「子曰：食色，性也。自古美酒配佳人，將軍自也不能少了美人陪伴。」雙掌拍了兩下，簾門兩側走出一隊女子，箏樂聲起，翩翩而舞。



但瞧這些女子，均是十三四年紀，尚未發育成熟。一個個竟是未穿衣物，那微凸的乳房，光滑的陰戶，白皙的胴體，曼妙身材，雖不豐滿，卻是另有韻味。



里庫庫色眼迷離，酒勁慢慢上湧。雙手捧起人頭一頓亂啃，那美麗容顏登時慘不忍睹。



色性一起，也不管身處何處，抬頭對那些舞女道：「過來一個，給老爺舒服舒服！」



舞女們一怔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齊向安知府瞧去。



安知府道：「小昭，去伺候將軍。」



「是。」小昭應了一聲，從人群中走出。瞧她眉清目秀，顯得十分清純。乳頭突起，下身稀疏的長著幾絲黑絲。



她慢慢走近，向將軍福了一個萬福。俯身跪在將軍胯下，從褲帶裡摸出肉棒，慢慢舔舐。那生疏的技巧，顯然未經人事。



里庫庫撕咬下半面臉頰，又將粗大的兩指硬塞入小巧的鼻孔勾住，一把撕下鼻子便塞進嘴裡大口咬嚼，一邊吃著竟一邊嘖嘖不休。



那頭顱一副潔白的牙齒裸露在外，一隻眼珠也被挖了下來，顯得猙獰可怖。



里庫庫也不在意，竟像是常人吃豬羊一般，平常無比。只是下身被那舞女作弄的生疼，不太盡興。



原來小昭乃是窮苦出身，被賣到知府當舞女。



這安知府貪戀權貴卻不熱衷女色，小昭長的雖然可人，卻還是處女之身，於房中之術只是偶爾聽別人說之，懂得甚少。



自褲襠拿出將軍肉棒，眼見又粗又大，龜頭蓬勃雄起，心下忐忑。慌亂中，兩眼一閉，伸舌亂舔。



里庫庫只覺被人拿住了卵蛋，被捏的生疼。龜頭也被牙齒亂咬，舌頭還不時伸進馬眼之中，疼痛難耐，竟無絲毫快感，不禁大怒。



「呔！妳這小賤人，作死麼！」



小昭嚇了一跳，抬眼瞧去，將軍滿臉怒容。卻不知做錯了什麼，磕頭道：「將軍饒命！小女子錯了。」竟嚇的哭了。



安知府瞧在眼裡，向將軍告罪道：「將軍息怒，小人府上丫鬟年幼無知，觸怒了將軍，當真該死。這便給將軍換上新人。」向門外喊道：「來人啊，將她拖出去斬了！」



小昭嚇的花容失色，卻聽里庫庫道：「算了，且先不忙換人。」又聽對自己道：「起來，讓老爺玩玩。」



小昭死裡逃生，含淚向將軍叩頭：「多謝將軍不殺之恩，多謝將軍不殺之恩。」



里庫庫將頭顱向桌上一拋，隨手一揮，將桌上碗盤摔在地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妳這丫頭，倒是個可人兒，乖乖讓老爺玩玩，老爺玩的盡興，便賞妳幾錢銀子。」兩隻大手往小昭腰間一抓，抬手將她舉起，拋在桌上。



小昭哎呦一聲摔在桌面上，碰的生疼，卻是不敢反抗。心中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，害怕之餘竟是隱隱有些期待。



里庫庫捉住小昭兩隻玉足兩側一分，兩腿分成了個一字型，玉門暴露出來。



但見稀疏的幾撮黑絲下，門戶緊閉，只一道窄縫，竟似嬰兒一般。



小昭面帶紅暈，閉上雙眼，嬌羞無限。



里庫庫卻不解風情，褪下衣褲，摸准門戶挺腰直刺。



安知府自顧低頭品酒。



哪知里庫庫戳了半天，滿頭大汗，竟是不得其門而入。只戳的小昭大聲呼痛。



原來小昭發育遲緩，盆骨生的甚窄，里庫庫肉棒卻是長的粗大，像是貓進鼠洞，望之興嘆。



眼見肉棒整裝待發，欲戰三百回合，卻是攻不進敵人門戶。



里庫庫酒勁一發，肉棒死命抵住玉門往裡硬擠。弄得片刻，反而自己差點洩了陽關。



小昭哭道：「痛死我了，將軍，求您放過我吧，小昭受不住了。」說罷嗚嗚哭泣。



里庫庫聽了經不住手，反而興致更高。拿起酒壺喝了兩口，道：「別急，可人兒。老爺可有的是本事。」暗運一口真氣，突然挺腰猛刺。



只聽小昭「啊」的一聲慘呼，昏死過去。點點血紅自下體滲出，那肉棒竟強行插進去了三分。



裡庫庫似得勝將軍般大笑三聲，道：「可人兒，老爺這邊讓妳快活快活！」正欲待抽動，卻是一陣尷尬。那小昭玉穴委實太緊，肉棒進入三分已是極限，再也深進不下去。待想拔出，龜頭竟被卡在恥骨裡面，抽不出來。



安知府一旁暗暗好笑，尋思如何解決眼前尷尬，見將軍肉棒堅硬如鐵，一時不得退出，佯怒道：「大膽妖女，使得什麼妖法來戲弄將軍！」正要轉頭叫人來將妖女拿下，卻見里庫庫眼中凶光一閃，暗道不妙。



里庫庫酒精入腦，兇性大起，順手操起桌上餐刀，從小昭玉門處向恥丘上一劃，登時將小昭陰道劈成兩半。



里庫庫一聲冷笑，從容拿出肉棒。這一刀下的恰到好處，自己竟無絲毫損傷。



小昭下體鮮血直流，尿道也被劈了開來，失禁不止。



眾舞女盡皆失色。安知府見狀，揮手讓眾女退下，也怕里庫庫兇性一起，胡亂殺人。



里庫庫眼見小昭下體分開，陰道肉壁粉紅光滑，清晰可見。末端的宮頸口竟也暴露在外，一張一合，竟似活物。



色心大起，伸手抓住宮頸口向外一拽，拉出寸許，便向肉棒上套弄，只覺溫暖柔軟，快感連連。



小昭劇痛之下悠悠轉醒，騰地見自己下身竟是如此，呆呆失神，清純的臉龐默默流下兩行清淚。



安知府低頭喝酒，心裡暗罵：果然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表面卻不動聲色。



里庫庫抽動越來越快，突然抓住小昭兩肩猛地往下一拉，俯身一口便向小昭的瑤鼻咬了下去，只聽得一聲慘叫夾雜著「卡哧」一聲脆響，可憐小昭一隻玲瓏剔透的小鼻子竟然生生被咬了下來，里庫庫一邊生嚼著瓊瑤嬌鼻，一邊大力發起最後的衝刺，突然怒吼一聲，洩了陽關。



大笑聲中，穿起衣褲，揮臂抹去了嘴角一絲血跡。



小昭宮頸口內流出了一陣白濁液體，卻還是裸露在外，縮不回去，突兀的伸在下體之外，那嬌媚的面孔早已經變成了一個血糊糊。



里庫庫拍拍衣衫，笑道：「安老弟美宴，老哥甚是盡興，天時已晚，這便告辭。」說罷揚長而去。安知府忙追了出去。



廳內血跡狼藉，只剩小昭一人尚未斷氣，漸覺身體越來越輕，雙眼朦朧中，似乎看到了天使在向她招手。 。。。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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